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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中
國
是
茶
之
故
鄉
。
陸
羽
在
︽
茶
經
︾
中
考

證
：﹁
茶
之
為
飲
，
發
乎
神
農
氏
，
聞
於
魯
周

公
。﹂
可
神
農
氏
發
明
了
茶
，
為
何
到
了
國

外
，
茶
忽
而
成
了﹁
茶
音C

ha

﹂
，
忽
而
又
成

了﹁T
EA

﹂
呢
？
直
到
前
不
久
，
香
港
貿
發
局

副
總
裁
葉
澤
恩
的
一
席
話
，
令
我
茅
塞
頓
開
。

那
天
葉
先
生
到
報
社
做
客
，
我
們
志
趣
相
投
，
海

闊
天
空
地
神
聊
，
頗
有
相
見
恨
晚
之
感
。
他
的
工
作

是
在
全
球
推
銷
香
港
會
展
金
字
招
牌
，
周
遊
列
國
，

見
識
了
得
。
聊
起﹁
一
帶
一
路﹂
中
香
港
應
如
何
把

握
商
機
，
聊
起
茶
、
絲
綢
和
瓷
器
是
中
國
人
獻
給
絲

路
的
最
經
典
文
化
符
號
，
他
滔
滔
不
絕
地
講
起
故
事

來
。
葉
先
生
說
，
他
有
個
獨
特
的﹁
發
現﹂
：﹁
一

帶﹂
上
的
俄
羅
斯
、
中
亞
和
高
加
索
等
大
陸
國
家
都

把
茶
叫
成﹁
茶
音C

ha

﹂
，
讀
音
與
漢
語
發
音
幾
乎

一
樣
；
而﹁
一
路﹂
上
的
海
洋
國
家
則
將
茶
叫
做

﹁T
EA

﹂
。
原
因
是﹁T

EA

﹂
主
要
是
福
建
南
部
地

區
出
產
，
閩
南
語
中
茶
的
發
音﹁te

﹂
與﹁T

EA

﹂

相
近
，
茶
於
是
就
變
成﹁T

EA

﹂
了
。
這
不
禁
讓
我

回
憶
起
二
十
年
前
在
前
蘇
聯
的
採
訪
見
聞
。

俄
羅
斯
人
將
茶
叫
做﹁ЧАЙ

﹂
，
發
音
與
普
通

話
幾
無
分
別
，
這
與
其
毗
鄰
我
國
北
部
有
關
。
茶
曾

是
沙
俄
皇
室
的
專
供
品
，
無
論
是
經
蒙
古
戈
壁
北
上

恰
克
圖
的
茶
馬
古
道
，
還
是
經
海
路
萬
里
迢
迢
運
送

到
俄
都
聖
彼
得
堡
，
茶
的
身
價
都
會
漲
到
幾
十
倍
以

上
。
是
故
，
精
明
的
俄
國
商
人
考
慮
將
中
國
茶
種
植

技
術
引
入
帝
俄
。
十
九
世
紀
末
，
俄
商
波
波
夫
邀
請
中
國
茶
工

劉
峻
周
到
俄
國
外
高
加
索
的
格
魯
吉
亞
巴
統
地
區
試
種
茶
樹
，

大
獲
成
功
，
俄
國
人
遂
將
中
國
茶
叫
做﹁
劉
茶﹂
。
一
九
九
六

年
夏
，
我
到
第
比
利
斯
採
訪
，
結
識
了
劉
峻
周
的
外
孫
女
、
曾

做
過
謝
瓦
爾
德
納
澤
總
統
中
文
翻
譯
的
劉
光
文
教
授
，
故
事
就

是
她
講
給
我
聽
的
。

劉
女
士
現
在
第
比
利
斯
自
由
大
學
當
漢
語
教
授
，
丈
夫
是
藝

術
家
，
她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就
成
立
絲
路
研
究
會
，
傳
播
中
華

文
化
。
當
時
我
就
想
，
中
國
茶
不
知
改
變
了
多
少
像
劉
光
文
這

樣
的
家
庭
的
命
運
，
千
百
年
來
，
絲
綢
之
路
上
的
物
質
和
文
化

交
流
就
是
這
樣
進
行
的
。
劉
峻
周
曾
受
到
過
列
寧
和
斯
大
林
的

接
見
，
他
的
侄
子
劉
澤
榮
是
個
大
名
人
，
曾
做
過
外
交
部
條
約

委
員
會
法
律
顧
問
，
他
編
纂
的
︽
俄
漢
大
辭
典
︾
被
譽
為﹁
劉

澤
榮
大
辭
典﹂
，
迄
今
是
中
國
俄
語
工
作
者
最
喜
愛
的
工
具

書
。當

然
，
中
國
茶
傳
入
各
國
後
，
飲
法
也
發
生
了
變
異
，
多

數
國
家
不
像
中
國
人
這
樣
空
口
喝
，
主
要
是
佐
餐
之
用
。
俄

國
人
愛
喝
紅
茶
，
喝
時
要
加
牛
奶
和
砂
糖
，
也
喜
歡
加
入
檸

檬
片
或
草
莓
、
櫻
桃
等
果
醬
。
不
過
，
現
今
俄
羅
斯
人
也
以

喝
綠
茶
為
時
尚
。
哈
薩
克
和
吉
爾
吉
斯
等
中
亞
人
的
祖
先
是

遊
牧
民
族
，
每
日
都
要
喝
磚
茶
，
喝
前
先
將
茶
磚
敲
成
小
碎

塊
，
放
到
水
壺
裡
用
火
煮
開
，
喝
時
一
定
加
鮮
牛
奶
和
糖
，

有
的
地
方
喜
歡
加
鹽
。
烏
茲
別
克
人
不
僅
愛
喝
紅
磚
茶
，
也

偏
愛
喝
綠
茶
，
我
至
今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
下
次
見
面
要
求
教
於

葉
先
生
了
。

香
港
曾
受
英
國
殖
民
管
治
，
不
少
人
保
有
英
國
人
喝
下
午
茶

的
習
慣
，
港
人
獨
創
的
絲
襪
奶
茶
更
是
獨
樹
一
幟
。
總
之
，
每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都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飲
茶
文
化
。
葉
澤
恩
還
告
訴

我
一
個﹁
秘
密﹂
，
很
久
以
前
，
一
名
港
商
將
一
塊
普
洱
茶
餅

帶
回
香
港
，
這
裡
潮
濕
溽
熱
的
天
氣
使
茶
餅
自
然
發
酵
，
成
就

了
富
含
各
種
微
量
元
素
的
特
質
，
從
此
名
揚
天
下
。
期
待
與
葉

先
生
再
見
面
，
聽
他
講
更
多
有
趣
的
故
事
。

葉澤恩眼中的茶與TEA

在
一
個
天
空
醞
釀
着
雪
意
的
冬
日
，
我
隨
友
人
來
到

國
畫
之
鄉
蕭
縣
的
一
個
小
鎮
，
正
圍
着
一
方
飯
桌
與
鄉

人
聊
易
談
經
。
談
笑
間
，
門
口
突
然
有
一
個
高
大
的
光

頭
男
人
昂
然
而
來
。
鄉
人
們
便
興
奮
地
要
求
我
用
易
經

為
他
測
算
一
下
命
運
。
那
人
同
意
被
測
算
之
後
，
很
腼

腆
地
占
出
了
一
個
純
︽
乾
︾
卦
。
我
根
據
卦
象
當
眾
下
了
這

樣
幾
條
斷
語
：﹁
你
祖
父
輩
非
富
即
貴
，
你
本
人
有
一
定
文

化
修
養
，
但
懷
才
不
遇
。﹂
那
人
當
場
把
頭
一
搖
：﹁
一
條

都
不
準
！﹂
原
來
，
他
上
無
父
母
，
下
無
妻
兒
，
至
今
光
棍

一
人
，
平
日
以
理
髮
為
業
。
我
羞
愧
之
餘
，
也
幡
然
醒
悟
：

乾
卦
一
片
純
陽
，
沒
一
點
陰
小
，
故
而
光
桿
一
人
；
乾
為
首

為
頭
，
因
此
是
頭
上
生
涯
。
卦
象
已
經
把
他
的
身
世
披
露
得

如
此
貼
切
，
因
我
才
疏
學
淺
，
乃
至
於
在
這
個
荒
遠
的
小
鎮

上
當
場
辱
沒
了
大
道
。

這
件
事
成
為
了
我
研
易
道
路
上
的
一
個
里
程
碑
，
我
漸
漸

發
現
，
僅
靠
熟
記
︽
周
易
︾
的
相
關
知
識
條
文
是
不
能
完
全

測
準
事
件
的
，
學
易
的
最
高
境
界
在
於
對
知
識
的
徹
悟
與
運

用
。
即
使
能
把
他
人
的
命
運
占
算
得
百
發
百
中
，
那
也
只
能

證
明
︽
周
易
︾
不
過
給
學
易
者
提
供
了
一
個
靈
異
的
工
具
而

已
。
若
僅
止
於
此
，
就
大
大
抹
殺
了
︽
周
易
︾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救
人
濟

世
之
功
。
就
乾
卦
而
言
，
它
不
僅
能
精
微
到
把
蕭
縣
小
鎮
上
理
髮
匠
的

身
世
包
孕
在
內
，
而
且
它
的
全
部
卦
辭
和
經
文
還
有
着
更
重
要
的
宏
大

指
向
。

乾
卦
的
卦
辭
說
：﹁
乾
、
元
、
亨
、
利
、
貞
。﹂
乾
卦
的
核
心
思
想

在
於
論
述
掌
握
最
高
權
力
的
首
領
人
物
的
品
質
與
精
神
。
首
領
人
物
首

先
要
有
既
能
管
住
自
己
又
能
管
住
別
人
的
決
斷
和
威
力
，
其
次
要
具
有

從
無
到
有
、
由
小
及
大
的
開
創
精
神
。
他
把
奮
鬥
的
目
標
指
向
大
眾
的

渴
望
，
把
公
正
的
原
則
當
成
吸
納
人
心
的
尺
度
，
把
時
間
當
成
推
動
事

業
前
進
的
燃
油
，
把
有
限
的
生
命
化
成
了
造
福
人
類
的
不
朽
奇
蹟
。

初
九
：
潛
龍
勿
用
。
即
將
掌
握
權
力
絕
不
等
於
已
經
掌
握
權
力
，
耐

不
住
等
待
的
寂
寞
，
一
九
七
一
年
的
蒙
古
國
溫
都
爾
汗
大
草
原
上
才
騰

起
了
一
場
機
毀
人
亡
的
沖
天
烈
焰
。

九
二
：
見
龍
在
田
，
利
見
大
人
。
大
明
帝
國
能
夠
雄
峙
東
方
近
三
百

年
，
應
該
歸
功
於
其
最
初
的
起
點
︱
︱
一
個
手
無
寸
鐵
的
和
尚
選
擇
了

在
土
豪
郭
子
興
的
麾
下
躍
上
戰
馬
。

九
三
：
君
子
終
日
乾
乾
，
夕
惕
若
、
厲
、
無
、
咎
。
權
力
，
在
衰
敗

時
世
，
大
都
淪
為
任
由
盜
賊
把
守
的
公
共
寶
庫
；
但
在
社
會
正
常
時

期
，
它
應
該
是
一
輛
正
在
飛
馳
的
列
車
中
的
方
向
盤
，
駕
馭
它
的
人
，

沒
有
任
何
隨
意
停
頓
和
懈
怠
的
自
由
。

九
四
：
或
躍
在
淵
。
在
發
動
決
定
性
的
最
後
衝
刺
之
前
，
一
定
要
精

準
把
控
時
機
和
火
候
，
留
有
進
退
從
容
的
餘
地
。
在
楚
漢
相
爭
時
代
，

劉
邦
率
軍
攻
陷
秦
都
咸
陽
之
後
，
並
沒
有
急
於
遵
從﹁
先
入
咸
陽
者
為

王﹂
的
事
先
約
定
，
而
是
退
軍
灞
上
，
安
撫
百
姓
；
目
的
是
為
了
暫
時

避
開
西
楚
霸
王
項
羽
的
強
勁
兵
鋒
，
同
時
也
使
日
後
君
臨
天
下
成
為
民

心
所
向
。

九
五
：
飛
龍
在
天
，
利
見
大
人
。
領
袖
人
物
在
獲
得
絕
對
權
力
之

後
，
善
於
識
人
和
用
人
就
應
該
成
為
他
唯
一
最
具
優
勢
的
專
業
。
用
對

一
個
人
，
就
等
於
打
贏
了
一
場
戰
爭
，
就
等
於
走
對
了
一
條
路
線
，
就

等
於
繁
榮
了
一
方
疆
域
。

上
九
：
亢
龍
有
悔
。
英
雄
暮
年
切
不
可
老
死
在
權
力
的
寶
座
上
，
否

則
，
平
生
經
營
起
來
的
宏
偉
基
業
，
會
被
志
趣
不
同
的
繼
任
者
毀
於
一

旦
。

乾 卦

倫
敦
北
部
一
華
人
社
區
中
心
的
吳

老
師
，
琴
棋
書
畫
皆
精
，
跟
隨
他
學

習
書
法
已
多
年
。
去
年
底
吳
老
師
病

逝
，
我
們
依
舊
上
課
自
修
。
某
天
，

吳
老
師
的
兒
子
用
貨
車
運
來
十
多
個

裝
得
爆
滿
的
黑
膠
袋
，
他
像
倒
垃
圾
一

樣
，
將
膠
袋
棄
置
在
社
區
中
心
的
入
口
大

堂
，
然
後
走
入
課
室
對
我
們
說
：﹁
我
爸

爸
的
遺
物
。
他
臨
終
時
說
，
請
學
生
代
處

理
。﹂
他
還
補
充
一
句
：﹁
對
不
起
，
我

不
懂
中
文
，
無
法
處
理
。﹂

我
們
打
開
膠
袋
一
看
，
全
是
老
師
珍
貴

的
藏
書
，
它
們
就
像
垃
圾
一
樣
，
破
爛
骯

髒
，
發
出
異
味
。
我
們
將
書
清
潔
好
，
排

列
整
齊
，
放
在
中
心
禮
堂
一
角
，
供
會
員

借
閱
。
可
惜
，
喜
好
閱
讀
者
少
，
連
通
俗

的
武
俠
小
說
，
亦
乏
人
問
津
。
老
師
的
珍

藏
，
下
場
堪
慮
。

藏
書
的
故
事
，
令
我
想
起
自
己
二
零
零
零
年
回
流

香
港
時
，
運
回
港
的
書
，
佔
據
了
貨
櫃
箱
的
四
分
之

一
面
積
。
香
港
居
住
環
境
狹
窄
，
我
被
迫
租
用
工
廠

大
廈
的
倉
庫
藏
書
，
部
分
則
捐
贈
母
校
樹
仁
大
學
，

當
中
包
括
了
由
第
一
期
開
始
儲
存
的
︽
明
報
月

刊
︾
，
和
大
量
文
革
時
期
的
︽
紅
旗
︾
雜
誌
。

我
實
在
捨
不
得
棄
書
。
記
得
當
日
淚
汪
汪
地
打
電

話
給
樹
仁
圖
書
館
負
責
人
，
她
有
點
勉
強
，﹁
既
是

棄
物
，
不
會
是
好
東
西﹂
，
她
是
這
樣
想
吧
。

後
來
我
們
召
喚
了
三
部
的
士
運
書
，
事
前
雖
約
好

時
間
，
但
車
抵
校
門
，
沒
人
來
幫
手
卸
書
。
他
們
一

定
認
為
，
我
送
來
的
是﹁
垃
圾﹂
，
他
們
則
出
於
好

心
勉
強
收
留
。

我
將
吳
老
師
的
藏
書
故
事
告
訴
丈
夫
，
藉
以
警
惕

自
己
，
臨
終
前
盡
量
將
藏
書
處
理
妥
當
，
切
勿
麻
煩

子
孫
。
他
答
道
：﹁
反
正
是
火
葬
，
連
書
一
起
燒
掉

好
了
。﹂
藏
書
裡
，
有
厚
厚
的
︽
康
熙
字
典
︾
和

︽
中
英
辭
典
︾
，
火
勢
一
定
很
猛
烈
。

藏 書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重
溫
香
港
歷
史
，
香
港
原
是
個
漁
港
，
真
正
原
居
民
甚

少
。
久
經
風
雨
，
內
地
來
港
的
人
士
我
們
都
稱
之
為
新
移

民
。
時
移
世
易
，
現
在
香
港
的
七
百
多
萬
人
口
中
，
先
後

移
民
來
港
的
佔
多
數
。
他
或
她
對
香
港
之
貢
獻
甚
大
，
當

中
成
功
人
士
不
少
，
大
家
所
熟
悉
的
李
氏
富
豪
、
鄭
氏
富

豪
、
甚
至
政
界
之
董
建
華
等
等
皆
是
在
不
同
時
期
移
民
香
港
。

無
論
是
在
政
界
還
是
經
濟
方
面
，
我
們
都
要
肯
定
這
些
移
民
對

香
港
的
貢
獻
。
不
過
遺
憾
的
是
，
近
期
有
不
少
聲
音
對
新
移
民

香
港
的
人
士
有
所
怨
言
。

近
年
成
立
的﹁
新
來
港
人
士
服
務
基
金
會﹂
，
由
一
班
熱
心

香
港
社
會
的
人
士
組
成
，
目
的
是
團
結
新
來
港
人
士
，
並
輔
助

他
們
融
入
香
港
社
會
，
提
升
他
們
的
能
力
和
信
心
。
來
自
福

建
，
畢
業
於
廈
門
大
學
藝
術
系
的
高
材
生
鄭
穎
芬
是
青
年
歌
唱

家
，
她
來
港
後
努
力
打
拚
，
瞬
間
融
入
香
港
社
會
，
在
藝
術
界

打
響
名
堂
，
更
憑
藉
甜
美
音
色
，
被
歌
迷
們
稱
之
為﹁
香
港
小

鄧
麗
君﹂
。
她
積
極
參
與
香
港
社
團
事
務
，
任
香
港
文
化
教
育

交
流
協
進
會
副
主
席
、
何
文
田
街
坊
會
副
理
事
長
。
由
於
對
社

會
貢
獻
良
多
，
她
成
為
新
來
港
人
士
中
的
表
表
者
，
被
當
局
委

任
為
新
來
港
人
士
服
務
基
金
會
的
形
象
大
使
，
實
至
名
歸
。

最
近
，
本
港
舉
辦
首
屆﹁
十
大
傑
出
新
香
港
青
年﹂
選
舉
，

鄭
穎
芬
理
所
當
然
高
票
當
選
，
可
喜
可
賀
。
她
致
力
於
香
港
青

少
年
的
歌
唱
培
訓
，
積
極
參
與
香
港
事
務
，
日
前
她
在
任
職
副

理
事
長
的
香
港
何
文
田
街
坊
會
舉
辦
之
︽
基
本
法
︾
香
港
政
改

推
廣
會
上
發
言
：﹁
內
地
與
香
港
同
根
同
源
同
文
化
，
彼
此
應

多
發
聲
，
多
交
流
，
唱
好
祖
國
，
唱
好
香
港
。﹂
與
此
同
時
，

她
在
會
上
輕
聲
唱
出
鄧
麗
君
小
調
︽
甜
蜜
蜜
︾
，
形
容
當
晚

與
街
坊
相
聚
的
甜
蜜
雀
躍
的
心
情
，
獲
得
與
會
者
的
一
致
讚

好
。

鄭
穎
芬
是
新
來
港
的
傑
出
人
士
，
正
如
福
建
名
歌
︽
愛
拚
才
會
贏
︾
裡

的
歌
詞
，
她
來
港
後
憑
着
一
股
拚
勁
，
融
入
香
港
社
會
，
打
出
一
片
精
彩

的
人
生
天
地
，
實
在
值
得
推
崇
和
讚
揚
。
她
還
經
常
應
邀
回
內
地
，
在
中

央
電
視
台
及
上
海
、
江
蘇
、
廣
西
、
廈
門
等
地
，
參
與
政
府
舉
辦
的
大
型

文
藝
匯
演
及
交
流
活
動
，
演
唱
並
介
紹
其
在
香
港
的
經
驗
，
促
進
內
地
與

香
港
之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
踐
行
着﹁
唱
好
祖
國
，
唱
好
香
港﹂
。

多
才
多
藝
的
鄭
穎
芬
三
十
而
立
便
有
此
驕
人
成
績
，
實
在
與
她
的
努
力

和
本
身
的
藝
術
內
涵
分
不
開
。
她
精
通
聲
樂
、
鋼
琴
、
古
箏
、
舞
蹈
，
不

愧
為
香
港
優
秀
的
青
年
歌
唱
家
之
一
，
今
當
選
首
屆
十
大
傑
出
新
港
青
，

再
次
用
實
至
名
歸
恭
賀
之
。

傑出新港青鄭穎芬 思旋
天地
思 旋

最
近
看
了
一
齣
韓
國
電
視
劇
集
，
名
叫
︽
家
人
為

何
是
這
樣
︾
，
雖
然
最
初
看
的
時
候
，
覺
得
只
是
一

般
家
庭
倫
理
輕
鬆
小
品
，
但
是
再
看
下
去
的
時
候
，

卻
發
現
了
箇
中
的
意
義
。
每
個
做
子
女
的
，
都
應
該

從
故
事
當
中
學
會
體
會
及
珍
惜
家
人
。

故
事
講
述
一
位
父
親
，
因
為
妻
子
很
早
便
去
世
，
所
以

憑
自
己
開
的
小
小
豆
腐
店
賺
錢
，
獨
力
撫
養
三
個
子
女
。

很
辛
苦
地
把
大
仔
送
到
外
國
修
讀
醫
科
，
大
女
是
一
間
大

公
司
的
行
政
人
員
，
二
仔
過
着
百
無
聊
賴
的
生
活
。
子
女

們
各
自
為
日
常
生
活
及
工
作
而
努
力
，
但
卻
忽
略
了
怎
樣

與
父
親
相
處
及
體
諒
。

日
子
一
過
，
父
親
發
現
辛
苦
養
大
的
三
個
子
女
，
從
來

沒
有
一
點
為
自
己
着
想
。
父
親
只
是
要
求
他
們
每
天
給
自

己
打
一
個
電
話
，
報
告
每
天
的
工
作
如
何
，
或
是
晚
上
回

家
吃
一
頓
飯
。
但
是
連
這
麼
簡
單
的
要
求
，
他
們
也
做
不

到
，
而
且
不
自
覺
地
對
父
親
要
求
多
多
，
甚
至
受
人
唆

擺
，
要
求
父
親
把
現
有
的
物
業
分
給
他
們
三
個
。
就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父
親
終
於
醒
覺
，
決
定
對
三
個
子
女
作
出
訴

訟
，
要
求
他
們
償
還
曾
經
用
過
在
他
們
身
上
的
金
錢
。

看
到
這
裡
，
你
可
能
會
覺
得
父
親
有
點
不
正
常
，
養
育

子
女
應
該
是
父
親
的
責
任
，
為
何
要
討
回
金
錢
？
其
實
父

親
這
想
法
的
背
後
，
是
希
望
子
女
能
夠
懂
得
珍
惜
，
家
人
的
付
出
是

得
來
不
易
，
而
不
是
理
所
當
然
。

父
親
除
了
要
求
子
女
作
出
賠
償
之
外
，
亦
提
出
一
個
和
解
方
案
，

包
括
：
要
求
大
女
三
個
月
內﹁
相
親﹂
十
次
；
婚
後
搬
出
外
面
生
活

的
大
仔
要
跟
太
太
回
到
家
裡
一
同
生
活
；
細
仔
每
個
月
要
交
一
百
萬

韓
元
做
生
活
費
。

父
親
提
出
以
上
的
要
求
，
其
實
是
用
心
良
苦
，
只
是
希
望
憑
着
這

些
和
解
方
案
，
子
女
們
能
夠
可
以
一
起
開
開
心
心
地
過
生
活
。
他
不

是
為
了
金
錢
而
提
出
這
個
起
訴
，
而
且
他
知
道
自
己
患
了
重
病
，
活

着
的
日
子
不
多
，
只
有
三
個
月
，
所
以
希
望
在
人
生
最
後
的
階
段
，

可
以
看
到
子
女
們
好
好
相
處
，
全
家
人
開
開
心
心
一
起
生
活
。

雖
然
這
個
劇
情
可
能
誇
張
了
一
點
，
但
投
放
在
每
個
家
庭
裡
面
，

做
子
女
的
有
沒
有
考
慮
過
怎
樣
跟
自
己
的
家
人
好
好
相
處
呢
？
家
人

的
要
求
其
實
只
是
簡
單
的
一
起
食
餐
飯
，
子
女
的
噓
寒
問
暖
，
已
經

覺
得
很
窩
心
，
你
能
做
得
到
嗎
？

我
不
是
一
個
什
麼
電
視
劇
都
會
收
看
的
人
，
我
會
選
擇
看
過
之
後

有
得
着
的
劇
，
這
部
電
視
劇
集
絕
對
符
合
我
看
電
視
的
條
件
。

祝
父
親
節
快
樂
！

從訴訟中反省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洛陽嵩縣白雲山是「當今世界自然風光中罕見
的絕妙景觀」，2013年在由《中國國家地理》主
辦，全國34家媒體協辦的「中國最美的地方」評
選，白雲山榮登地方網絡手機人氣組和媒體大眾
組的雙料狀元。
春暖花開的時季，我和幾個驢友相約來到白雲
山，實地感受了這「人間仙境」最美的風景。
「白雲山喲白雲飄/仙山勝景風光好/黑龍潭，
仙人橋，九龍飛瀑掛山腰/鑼鼓洞裡聽仙樂/玉皇
峰頂觀雲潮/人間美景數不盡/白雲風光更妖
嬈……」耳聞《人間仙境白雲山》的樂曲，眼望
窗外嵯峨綿延的山峰和鬱鬱葱葱的原始森林，我
們浮躁的心也慢慢地靜下來，融到這茫茫林海、
奇峰雲霧中去了，不知不覺間便隨着旅遊大巴進
了景區。
白雲山景點眾多，由於我們是散遊，便不受旅
遊團行程安排的限制，自作主張先去登玉皇頂。
這玉皇頂是河南最高峰，海拔2216米，號稱「中
原極頂」，比泰山玉皇頂整整高出684米。
到一座大山遊玩，若不征服它的頂峰，會留下
遺憾的。我們幾個驢友攜帶了必備的食品和飲用
水，開始在陡峭的山路石階上向上攀登。山區內
空氣清新，潮濕的空氣挾着陣陣霧氣和淡淡泥土
味迎面襲來，讓人精神為之一振。山間生有大片
大片的高大針葉樹林，以油松居多，穿行期間，
彷彿置身於一個超級的大氧吧。除了高大的喬

木，道路兩側還有豐富的灌木與禾本科植物。蓬
鬆小束的繡線菊、如同風車的四照花、大家閨秀
的太平花、葉如鵝掌的瓣蕊唐松草，都是在野外
很容易觀察到的。沿途除了有植物為伴外，動物
朋友也常常向我們問候，清脆悅耳的鳥鳴不絕於
耳，行動快捷的野兔間或從你腳下竄過，不時有
山雀從你身邊飛起，偶爾還能看到國家二級保護
動物紅腹錦雞的身影，很讓人有一種回歸自然的
愜意體驗。
登山是一種體力活，也是一種意志的錘煉。剛
開始我的精力很充沛，沒有感覺到這爬山有多
累，可沒過多久，我的步履就變得沉重起來，呼
吸也變粗了，情知體力不濟。畢竟年歲不饒人，
想當年，我40歲登泰山玉皇頂，攀黃山天都峰等
都是一鼓作氣，中途不停息。而現在，只能走走
停停，再看身前身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遊
客們，有的輕鬆如在平地行走，有的也如我一樣
費勁，陪在身邊的老劉，雖然與我同齡，但平時
就喜歡運動，也顯得輕鬆自如。唉，看來我真得
加強鍛煉了。
在老劉的拽拉下，我自己為自己鼓氣，步履艱
難地向目的地攀爬着。愈接近山頂，山路愈陡
峭，有很多台階幾乎是直上直下，尤其是青雲梯
更是讓人膽戰心驚。但當看到這裡奇峰俊秀、白
雲悠悠、瀑布飛跌的優美的畫卷時，不覺間心中
又充滿了力量，一定要攀登到頂峰，感受一下

「一覽眾山小，山頂我為峰」的豪邁。到了「玉
皇閣」，離「玉皇頂」不到千米之遙了，我們鼓
足氣力，奮力前行，當看到山頂巨石上刻着的
「中原極頂」四個大字時，我的內心無比激動，
終於登上了河南最高點。此時不禁想起了著名詩
人汪國真遊覽白雲山玉皇頂後，揮毫潑墨寫下的
《山高路遠》裡的詩句：「……沒有比人更高的
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是啊，不管路多長，
只要我們堅持走下去，總會走到目的地；不管多
高的山，只要我們登上去，山高人為峰，我們就
可以比它高。路和山是客觀存在的，是不會發展
的。但人可以不斷前進，完成自己的夢想。凡登
山的人，幾乎沒有退縮的，惟有奮勇向前，才可
以到達頂峰。路途中，我看到當有的人筋疲力盡
時，有的人想要退縮時，其他相識或不相識的遊
客就及時激勵，伸出援手；到險峻處，大家更是
互相攙扶，彼此提醒，共渡難關，體現出
人性的光輝。
在「中原極頂」另一面，是個特大的連
心鎖，號稱「中原第一鎖」，欄杆四周的
鐵鏈上鎖着無數把連心鎖，串串連心鎖在
微風中顫悠悠地跳動着，遊客們把願望掛
在靠天最近的地方，以見證最美的親情、
愛情和友情。
站在白雲山頂，似覺得離天際只有一手

之遙，視野開闊無比，俯看山下，眼前的
景物是如此的渺小，自己就好像一個巨人
頂天立地。雲霧在腳下飄忽不定，虛幻
飄渺，猶如仙境。遠觀群山連綿起伏，山
峰高聳入雲；近觀白雲悠悠身邊走，似乎
隨手即可將其擁入懷中。極目遠眺，群山

如浪，白雲飄飄，天山相接，茫茫如海。
天下山景我觀過不少，而白雲山的美是其它山

景所不能相比的。它山水相融，山雄水秀，集
寺、園、石、洞、潭、瀑、溪、林、草、花、
鳥、獸為一體，險、奇、幽、美、俏、妙交相輝
映。置身白雲山，既可領略北方名山大川的雄偉
壯麗，又可欣賞南方小橋流水的迷人身姿；既可
穿越遠古森林探險尋幽，也可謁留侯祠探尋張良
隱居足蹟；既可登中原極頂觀雲海日出美景，也
可臨九龍峽谷覽彩虹繞瀑奇觀；既可賞天姿國色
高山牡丹，也可漫步森林氧吧放鬆身心……遊覽
白雲山，如入仙境，恍若世外，真可謂「水在空
中掛，雲在山間飄，鳥在林間鳴，人在畫中
遊」。難怪已故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驚嘆於白雲
山之美、之奇、之秀，欣然題筆「人間仙境白雲
山」。

人間仙境白雲山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眼
下
有
套
電
影
叫
︽
踏
破
鐵
鞋
尋
覓
愛
︾
︵T

he
Search

︶
，
講
一
九
九
九
年
俄
羅
斯
入
侵
車
臣
，
一

個
車
臣
小
男
孩
如
何
在
戰
火
中
找
回
家
人
，
也
帶
出

一
個
俄
國
小
兵
、
一
位
法
籍
人
道
工
作
者
與
那
男
孩

命
運
交
錯
的
故
事
。

︽
踏
破
︾
是
因
一
位
在﹁
無
國
界
醫
生﹂
工
作
的
朋
友

在
面
書
上
推
介
而
去
看
的
，
原
來
導
演
是
法
國
的
米
高
．

哈
扎
納
維
西
斯
︵M

ichelH
azanavicius

︶
，
他
曾
憑
黑

白
默
片
︽
星
光
夢
裡
人
︾
︵T

he
A
rtist

︶
奪
得
二
零
一
二

年
奧
斯
卡
最
佳
導
演
獎
，
故
事
講
荷
里
活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初
有
聲
電
影
冒
起
而
默
片
式
微
之
際
，
兩
個
演
員
的
愛

情
故
事
。
電
影
橫
掃
各
影
展
，
流
麗
創
新
，
叫
好
叫
座
。

至
於
︽
踏
破
︾
，
卻
有
很
多
西
方
影
評
人
認
為
其
誠
意
十

足
，
但
流
於
老
套
而
感
傷
︵sentim

ental

︶
，
沒
了
︽
星

光
夢
裡
人
︾
的
創
意
，
令
人
失
望
。
我
於
是
重
看
朋
友
的

面
書
文
章
，
節
錄
給
大
家
分
享
：

﹁
於
我
而
言
，
尤
其
難
得
的
是
電
影
以
俄
軍
對
車
臣
的

第
二
次
戰
爭
為
背
景
。
因
為
俄
羅
斯
把
它
定
性
為﹃
反
恐

行
動﹄
而
非﹃
武
裝
衝
突﹄
；
關
起
門
打
仔
，
外
面
了
解

不
多
，
遠
在
香
港
更
是
資
料
零
碎
。
謹
此
為
電
影
提
供
點

背
景
：
是
次
戰
爭
若
定
性
為
武
裝
衝
突
，
國
際
人
道
法
就

會
適
用
，
即
戰
爭
手
段
受
規
管
，
平
民
不
應
被
牽
涉
在
內

而
須
受
保
護
，
人
道
組
織
可
以
提
供
援
助
等
等
。
如
何
正

其
名
，
對
戰
區
人
民
是
生
死
攸
關
的
事
。
…
…
由
於
俄
羅

斯
把
戰
爭
定
性
為
反
恐
行
動
，
所
以
影
片
中
各
式
國
際
組
織
，
都
只

是
在
車
臣
鄰
國Ingushetia

為
難
民
提
供
援
助
。
…
…
俄
國
嚴
控
資

訊
，
縱
使
身
在
離
車
臣
不
遠
地
區
的
俄
人
，
也
對
那
戰
爭
所
知
甚

少
。
…
…
車
臣
人
驍
勇
善
戰
，
幾
百
年
來
抗
爭
不
絕
。
俄
軍
精
銳
部

隊
害
怕
損
兵
折
將
，
是
出
了
名
的
把
訓
練
不
足
的
低
層
士
兵
送
到
車

臣
當
馬
前
卒
…
…
影
片
裡
展
現
的
強
勢
、
弱
勢
，
不
以
國
籍
來

分
。
…
…
一
九
九
九
年
的
這
場
戰
爭
是
我
參
加
人
道
工
作
的
早
期
回

憶
之
一
，
電
影
裡
許
多
外
景
跟
我
當
時
看
到
的
照
片
一
樣
，
很
震
動

我
的
神
經
。﹂

原
來
大
家
關
注
的
重
點
根
本
就
不
一
樣
，
所
以
觀
感
落
差
這
樣

大
。
以
戲
論
戲
，
︽
踏
破
︾
是
扎
實
但
未
算
精
彩
；
但
要
喚
起
人
們

對
戰
爭
、
政
治
和
人
道
工
作
的
關
注
，
則
已
交
出
成
績
。

踏破鐵鞋為車臣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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